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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英国小说家毛姆的代表作《月亮与六便士》的研究多数聚焦于主人公及其原型、叙事风格和现实意义。

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一股十分独特的力量。其中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对解读

该作品中斯特里克兰夫妇和勃朗什所呈现出的矛盾性，探究人物多元个性背后的人格斗争因素，与人格

矛盾和社会的复杂关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斯特里克兰从伦敦到塔西提岛的历程，本质上是本我与超

我不断斗争的过程。斯特里克兰太太与勃朗什的人物命运和结局，也与她们各自人格冲突中本我与超我

的地位重组有密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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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the studies on Maugham’s masterpiece The Moon and Sixpence focus on the protagonist 
and its archetype, narrative style and realistic significance. The theory of psychoanalytic critic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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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a very unique force among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in the 20th century. Freud’s personality 
theory has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interpreting the contradiction presented by Strick-
lands and Blanche in the work, exploring the personality struggle factors behind the characters’ 
multiple personalities, and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contradictions and so-
ciety. Strickland’s journey from London to Tahiti is essentially a constant struggle between id and 
superego. The fate and ending of the characters of Mrs. Strickland and Blanche are also closely re-
lated to the status reorganization of id and superego in their personality confl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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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被誉为“英国莫泊桑”的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和戏剧家，一生著作甚多，其

作品风格以冷静、客观和深刻地剖析人性的弱点为名，《月亮与六便士》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研究

该作品时，国外学者通常会聚焦于主人公斯塔里克兰及其原型高更、叙述方式和作者本人等角度进行分

析[1]。Holden 就利用当代自传研究中关于生活写作与自我身份建构之间的见解，探讨了该作品的中旁观

者视角的构建和角色塑造[2]。Wright 对作品的结局和传达精神意义做出分析[3]。相较之下，国内学者的

起步稍晚，其中有不少研究者会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作品中的人物或意象。基于幻化论，主人公突发

出走的过程实际上是作家自身欲望的一种无意识暴露，是实现白日梦的过程[4]。作品中“塔希提岛”这

一重要意象的构建，实则体现的是当时社会背景下，人们对“回归本性”的渴望[5]。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文论的核心是“无意识的唯本能论”，其人格理论包括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

本我是一个人出生时就具有的各种本能综合，遵循“快乐原则”，自我是本我与外部世界的调节体，超

我处于三种人格的最高层，恪守道德原则[6]。以往学者在采用人格理论时，多借此分析斯特里克兰人生

经历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冲突，然而在《月亮与六便士》中，除主人公最终实现本我的外显以外，其

他角色在人格上也都具有极高的立体性和矛盾性。本文将以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为指导，对《月亮与六便

士》中的多名角色的三种人格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读，探寻冲突背后的成因和对该人物最终命运和结局

的影响。 

2. 角色人格斗争的外显 

本文所提及的人格的外显，主要是指人物本我在小说故事情节中的体现，为使论述的逻辑完整，会

涉及人物超我和自我的人格体现。同样，本文中所提及的外显和内隐，并非是指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

冰山理论中所指的外显和内隐。区分外显和内隐的标志，主要为该人物的最终命运或人生经历在故事情

节中是否有直接体现。 
在该小说的所有主要人物中，本我、自我和超我的矛盾和冲突，在主人公斯特里克兰身上有明确的

外显性。以往的采用精神分析理论的研究对斯特里克兰的三重人格略有争议，有学者认为身为平凡的证

券经纪人是其接受现实后的自我[7]，也有学者倾向于将此视作社会道德化后的超我[8]。本文认为，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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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格冲突中的外部体现，超我和本我隐藏的内在斗争力量，当二者中的某一方占据主导地位时，会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现实中自我的表现。因此，本文中论述的超我与本我，是本能和理想化目标斗争过程中，

以自我形式的有意识行为体现。 

2.1. 社会化的“超我” 

超我(superego)属于人格结构中的道德部分，其形成受到既定的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的制约，主要功

能为对本我欲望的制约和对完善境界的追求。初登场的斯特里克兰完美地切合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一个

平庸的市民形象。作者在刻画该人物时，主要通过第三人旁观者的视角进行叙述。在“我”眼中，他是

某一家证券公司的经纪人，相貌平凡，没有出色的社交本领，只不过是个老实巴交、索然无味的普通人。

斯特里克兰超我形象的刻画，也可以从其他配角的角度深化。出于对文学和艺术的向往，斯特里克兰太

太常常举办宴会，邀请文人墨客或艺术家，但却鲜少让自己的丈夫共同出席，认为他枯燥乏味，在艺术

方面毫无造诣，没有一点文学修养。在瓦特尔芙德小姐眼中，他沉默寡言，毫无风趣，对文学艺术不感

兴趣，丝毫没有深入谈论的价值。此时，斯特里克兰按照已有的社会和道德规范进行机械地活动，用外

部世界的标准抑制内心的原始欲望和冲动，超我的道德感在他的人格中的占比高于本我的原始冲动。 
然而，受超我影响并不意味着一个人会永远地循规蹈矩，被当下的生活所束缚。相反，超我和本我

之间拥有十分紧密的连结，二者处于对立面，不断相互对抗，制约或影响着一个人的外在表现。因此，

即使当超我以强大的社会道德和理想信念对人进行规约时，埋藏在心底的本我欲望并没有消散。在描写

男主人公的意外出逃之前，作通过旁观者的口吻，对斯特里克兰超我和自我的斗争做了叙述。当所有人

都认为斯特里克兰夫妇的相处模式十分安详亲切，将会按照世俗的轨迹度过一生时，身为作家的“我”

则敏锐地察觉到了一种不安。“我”内心深处一直有一种“怪念头”，认为这种井然有序的幸福生活并

不令人感到满足。作家的特殊身份设定使身为旁观者的“我”虽然不一定会对剧情的推动起到重要作用，

却能在一定程度上洞察人的内心世界，其中就有对包括斯特里克兰在内的社会众生内心的本我渴望。这

种以旁观者视角，虚构现实的写作手法，也可以使呈现的作品更具现实性[9]。 

2.2. 矛盾中的“自我” 

自我(ego)是人意识的组成部分，介于本我和超我之间，遵循现实原则，对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具

有调节和缓和作用。针对本我所代表的本能冲动和超我所需要的道德要求，自我试图在现实环境和社会

道德允许的条件下，尽可能对本我的欲望进行满足，是“现实化”后的本我。本文认为，在《月亮与六

便士》中，斯特里克兰的自我用于满足本我需求的方式共有两种，并以是否打破其原有的超我道德作为

区分二者的“平衡”与“失衡”。 
一是“平衡”的自我。在出逃巴黎之前，斯特里克兰早已在其他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在不曾打破

超我占据主导的外在形象的基础上，对内心的本我冲动进行满足。他在夜晚时借口出去打牌，实则是偷

偷学习绘画。唯有在绘画时，他的内心才能片刻地摆脱来自超我的“良心”制约，发泄本我的创作欲望。

而在此时，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仍处于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斯特里克兰并未挣脱自己原有的职业、

家庭和外部生活。在世俗眼中，他依旧是那个平庸普通、不善言辞的经纪人、丈夫和父亲。 
二是“失衡”的自我。自我在本我和超我之间维持的天平随着斯特里克兰的突然出逃被打破，这也

意味着他身上来自本我的创作欲望和超我的良心准则之间的斗争中，本我开始占上风。在超我受到抑制

时，人便会开始抛弃原先一直恪守的社会规范和道德原则。斯特里克兰在受到“我”的质问时，毫不留

情地认为自己已经养育了妻儿十多年，他们完全有能力可以自食其力。这一看似“冷酷无情”的表现，

就是他开始逐渐脱离文明社会，抛开社会枷锁制约的一个重要体现。就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而言，对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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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克兰所处的社会和妻儿来说，无疑是失衡的。他逃离伦敦的举动，打破了家庭其他成员的平静生活，

带来了剧烈的动荡。然而，在巴黎追逐本我欲望的斯特里克兰，同样也在受到现实的约束。本我所蕴含

的本能、冲动和对即时快乐的追求与高度文明化的社会是格格不入的，因此，贸然出逃的斯特里克兰注

定会被迫在巴黎再度“现实化”。没有了稳定的经济来源和优渥的生活条件，本能的创作欲望受到社会

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得以释放，穷困潦倒的生活让他从一个沉默寡言的礼貌绅士，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

脾气暴躁的落魄画家。 

2.3. 潜意识的“本我” 

本我位于人格结构的底层，是自我和超我的基础，具有极强的原始和本能冲动，仅遵循快乐原则。

与上文所提及的自我和超我相同，对于斯特里克兰人格中本我的解读，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观点。弗

洛伊德早期将人的本能分为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后者与人的生存息息相关，前者则可以通过特定的行为，

如文学创作或是绘画进行替代、延缓和抑制。斯特里克兰本我中对于绘画、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本质

上是性本能的一种替代性冲动，当他的创作欲望受到文明社会的压制，且本我在人格斗争中压倒超我时，

本我就会以性冲动的形式再次显现，这也就造就了后文中他强占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以发泄自己性

本能的行为。 
小说中，斯特里克兰人格中的本我部分，可以从外貌变化、伦敦出逃和长眠于塔西提岛的结局中得

以窥探。 
首先，在叙述者“我”眼中，斯特里克兰的长相和上流社会的矜贵绅士完全不同，反而具有粗犷的

“原始”感和“笨拙”感。当“我”第一次与他见面时，他样貌平凡，但身材十分魁梧高大，手脚粗大，

穿着礼服的模样显得有些笨拙，与他作为一个在伦敦工作生活了四十多年，且拥有一个善于交际的太太，

理应熟练来往于自身阶层社交场合的形象不符，反而像个刻意装扮后来参加宴会的马夫。这样的形象为

读者带来的，就是一股强烈的反差和矛盾感，他的本我中的原始欲望，在此时还只是外在形象和世俗身

份的不符和违和。伴随本我在斗争中逐渐压倒超我，占据人格的主要部分，斯特里克兰形象中的“原始”

感，在“我”的刻画中愈发明显。当“我”第一次前往巴黎时，他衣着脏乱，整张脸显得笨拙不堪，外

貌中的“肉欲”感十分明显。当“我”又一次在马赛见到他时，他越发削瘦，双手却显得十分有力，身

体里仿佛蕴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可以说，斯特里克兰的外在形象不断和有秩序的文明社会脱离的过程，

就是他人格中本我的部分不断凸显的过程。 
其次，斯特里克兰的本我在塔西提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释放。从伦敦到巴黎，再到马赛，他虽然一

直在连续不断地进行绘画创作，但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也在不断的斗争，这种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他

带来了痛苦，令他的性格变得极为阴晴不定，行为粗鲁，做出了许多违背道德底线的事情。但这两种人

格的抗争，伴随他来到塔西提岛而逐渐消散，本我最终战胜超我，彻底地占据了主导地位。在这个远离

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偏远海岛，没有世俗社会对人的规章束缚，没有被刻意安排的人生轨迹，他人格中的

超我部分自然而然就逐渐失去存在条件。在这个尚未开化的原始海岛，他的本我中的生存本能被爱塔这

个姑娘所满足，无需为自己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担忧，本我中的创作欲望可以不受任何束缚，从而得到

了彻底的激发和释放，也因此能够不断创作出许多不朽而伟大的作品。 
斯特里克兰人格中的本我不断战胜超我，不仅令他自身的人生轨迹和性格呈现出矛盾性，对作品中

其他人物的命运也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由本我所产生的性格变化，就本质而言，亦是本我与超我的对立

冲突。在“我”眼中，斯特里克兰丝毫不在乎旁人的眼光与评论，对待朋友和妻子儿女粗暴冷漠，毫无

感情，对待自己的窘迫的生活条件毫不在意，反而在落魄时，显得愈发精神饱满，现实世界的种种对他

来说仿佛毫无意义。除了迫切地希望满足自己的创作欲望以外，外部世界的变化无法激起他内心一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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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的波澜，这种离经叛道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本我是对社会中的超我道德的反抗，是本能的绘画创作欲

望，逐渐战胜社会规制的结果。 

3. 角色人格斗争的内隐 

除了斯特里克兰以外，小说中的其他配角的性格也同样具备矛盾和冲突性。针对作品中出现的几位

女性人物，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多通过解构人物来揭露女性在男权制度下受到的不公和歧视。从人格理

论的角度来说，这些角色的人格中的本我与超我亦处于斗争中。就人物的最终结局而言，斯塔里克兰太

太在经历了被丈夫抛弃后，重振旗鼓经营起了自己的事业而自食其力，而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勃朗什，

则在爱情破灭后，最终选择自杀。二者迥然不同的命运背后，是人格斗争最终平衡或失衡后的必然结局。 

3.1. 平衡的“自我” 

在作品中，斯特里克兰太太是一个典型的上流社会妇女形象，所处的阶层赋予了她特定的行为准则

和道德标准，也同样令她被迫放弃了内心的诸多本能需求和渴望。她热衷于宴请文学家，与他们打交道，

和她无法察觉丈夫对艺术的兴趣这二者看似矛盾，实则是她人格中“社会化”的超我战胜本我的结果。

在还是孩提时，斯特里克兰太太就对文学作品有十分浓厚的兴趣，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但在年龄渐长踏

入社交场合后，她逐渐被周围的环境所同化，放弃了对文学艺术的追求，转而成为了一名符合社会标准

的淑女。在她的人格构成中，作品前期中的本我是对文学的热爱和渴望。同时，她自己也十分清楚本我

力量的强大，在她得知丈夫并非是为了别的女人，而是为了追求绘画和艺术创作才抛弃自己时，她立刻

意识到丈夫绝无回心转意的可能了，当本我的欲望开始逐渐战胜超我的规制时，任何的社会道德规范都

无法阻止。斯特里克兰太太在小说前期，宴请文学家并且努力同他们打交道时她平衡本我和超我的特殊

方式，既能够满足她内心对文学艺术的渴望，又不会有违社会规制，最终呈现的“自我”呈现出平衡的

状态。 
在小说中后期，斯特里克兰太太人格中的本我和超我斗争发生了变化。在失去了丈夫这个倚靠后，

人格超我中的社会因素立刻占上风，对她而言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社会地位和体面形象。因此，

之前人格中呈现的格局开始重组，本我的欲望被压制，她立刻为丈夫的离去找了理由，并且利用此事为

自己在原有的社交圈层牟利。 

3.2. 失衡的“自我” 

戴尔克·施特略的妻子勃朗什是该作品中另一个特点鲜明的女性角色，她死亡的命运结局也揭示了

人格冲突失衡后的悲剧。这个人物的本我人格中的性本能和爱本能十分明显，这也驱使了她会离开深爱

自己的丈夫，义无反顾地追随斯特里克兰，在被后者抛下后，又无法忍受本能不被满足，最终自杀身亡。

她人格中的超我部分，则表现为接受戴尔克·施特略对自己的求爱，与他成婚。勃朗什年轻时不慎失足，

对帮助自己的施特略虽心怀感激，却并无爱慕之心。在遇见斯特里克兰之前，她人格中的超我道德，即

对施特略的感怀之心，能够完全压制本我对爱情的渴望，一心一意与她相伴。但斯特里克兰的出现彻底

激发了她潜意识中的爱本能和性本能，本我开始压倒超我，最终做出背叛丈夫的行为。 
在命运后期，被本我支配的勃朗什无法重新被社会化的道德所“驯化”，本我和超我之间的斗争呈

现出无法调和的失衡，也就因此造成了她最终的死亡。 

4. 人格矛盾成因 

有学者曾指出，毛姆通过塑造复杂、冲突性的角色，本质目的是对人性进行探讨[10]。因此，从人格

理论的角度而言，在《月亮与六便士》中的人物虽命运各不相同，但无一不受到内在人格的影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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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矛盾斗争，根源在于人类原始欲望和文明社会的冲突。 
首先，人是社会化的动物，人格的斗争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社会在人格的形成过程中，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人格在社会活动中的外显，通常会受到社会的制约。三重人格中的超我，由完美

原则支配，由社会规范、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内化而来，其形成是社会化的结果。以书中的男主人公斯

特里克兰为例，在书中的前半部分，他压抑内心的对绘画的冲动，遵循社会中已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法

则。高度工业化的文明社会中存在着诸多准则，并未给斯特里克兰带来幸福、满足的生活，而是抑制了

本我人格的生长，这就造就了他逃离文明社会束缚、回归原始自然的结局。 
此外，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和奴役具有普遍性，男主人公人格中的“本我”和“朝我”

不断斗争，形成了显性的矛盾人格。两位女性角色同样经历了内在人格的斗争，社会的枷锁和原始的本

能交织，造成了她们不同的人物命运。同时，书中更多的配角则是完全受到了“超我”的支配。毛姆在

书中描绘了一个表面繁华的伦敦社会，文学家们个个衣着光鲜，相比起作家，他们更希望别人将自己视

作公司高管，从而跻身上流社会，这便是高度工业化下“文明”的结果。这些着墨不多的群像角色盲从

虚伪的社交准则，不探求内心的精神需求，社会的力量以压倒性的优势，战胜了本能的冲动。 

5. 结语 

精神分析文学批评理论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中一股十分独特的力量。从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角度来

说，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冲突实质上是三个“我”冲突的映射，当矛盾冲突无法调节时，人物就将自然而

然迎接死亡的命运结局。《月亮与六便士》中的几名主要人物身上的情节发展，也同样顺应了他们人格

的斗争与冲突。人格中的斗争与冲突，又与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 袁异颖. 《月亮与六便士》中人物矛盾性格分析——以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为视角[D]: [硕士学位论文].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1. 
[2] Holden, P. (2011) A Life as a Work of Art: W. Somerset Maugham’s Intimate Publics. Literature Compass, 8, 972-981.  

https://doi.org/10.1111/j.1741-4113.2011.00853.x 
[3] Wright, L. (2014) The Conclusion of Somerset Maugham’s The Moon and Sixpence. The Explicator, 72, 88-92. 

https://doi.org/10.1080/00144940.2014.902794 
[4] 田俊武, 唐博. 自我欲望的满足——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中的白日梦情结[J]. 广西社会科学, 2007(7): 106-108.  

[5] 李文静. 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读“塔希提岛”意象[J]. 美与时代(下), 2020(9): 92-94. 

[6] 张首映. 二十世纪西方文论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7] 黄蔚. 《月亮与六便士》主人公的人格发展过程——从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论出发[J]. 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

报, 2020(3): 84-86. 

[8] 郑玉莹.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男主人公[J]. 海外英语, 2017(22): 191-192. 
[9] Wright, L. (2016) “Fictional” Texts in Somerset Maugham’s The Moon and Sixpence. ANQ: A Quarterly Journal of 

Short Articles, Notes and Reviews, 29, 159-164. https://doi.org/10.1080/0895769X.2016.1216780 
[10] Yang, Y.Q. and Wang, N. (2018) The Reflection of the Author’s Subjective Thoughts in Literary Works-Comment on 

the Moon and Sixpence. Critica d’Arte, 80, 62-67.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1002
https://doi.org/10.1111/j.1741-4113.2011.00853.x
https://doi.org/10.1080/00144940.2014.902794
https://doi.org/10.1080/0895769X.2016.1216780

	弗洛伊德人格理论下的《月亮与六便士》人物矛盾分析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Character Contradictions in The Moon and Sixpence under Freud’s Theory of Personality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角色人格斗争的外显
	2.1. 社会化的“超我”
	2.2. 矛盾中的“自我”
	2.3. 潜意识的“本我”

	3. 角色人格斗争的内隐
	3.1. 平衡的“自我”
	3.2. 失衡的“自我”

	4. 人格矛盾成因
	5. 结语
	参考文献

